
泰国曼谷三所华文名校（中华中学、黄魂中学、新民中学）的校长于1938年12月在昆明联合创办育侨中学，1941年10月并入教育部、侨务委员会于1940年5月在云南保山创办的国立
华侨中学。1941年底，教育部电令国立华侨中学改名国立第一华侨中学。1941年8月，国立华侨中学第二校在重庆创办，1942年3月改名国立第二华侨中学。1944年9月，两校合并为国
立第二华侨中学。国立侨中1946年5月启程，经梧州、广州、香港，跨山越海，历尽艰辛，于9月抵达海口，奉令接收原日本海军第七基地为校址，从此开始了在琼州的办学历程。1988年定
名为海南华侨中学。88载弦歌不辍，80年光耀琼州。值此侨中迁址海口80周年之际，学校特请新西兰华侨作家、云南省侨联常委杨晓东先生撰文叙说侨中南迁史实，以激励全体师生弘扬
“勇往迈进，为祖国贡献力量”的侨中传统精神，持续全面推进侨中更好发展，为海口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之城”、打造教育强市贡献更大的侨中力量！

1946：国立侨中南迁海口之路 ■杨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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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9月 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

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最后胜利。

教育部为将战时教育体系恢复到平时状态，

于1945年9月下旬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

并出台了一系列“复员”政策与办法。

针对国立中学（包括侨校），其核心原则是

“交”与“撤”。绝大多数内迁的国立中学不再保

留国立建制，移交各省市教育厅接办，在校学生

原则上“复员”回原籍，由各省教育厅安排转学或

借读，或转入省立中学继续学业。大部分国立侨

校也移交地方，但国立第二华侨中学是特例，直

接迁往更靠近华侨聚集地的海南岛。1946年 6
月 12日，教育部副部长朱家骅讲：“国立侨校之

迁设，已予统筹调整……海南岛地位重要，紧连

南洋，对侨胞子弟入学尤为便利，故将第二侨中

迁往该地，以求均衡发展。”

“复员”计划在1946年5月启动，国立第二华

侨中学从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迁往广

东省海口市，以满足战后归国华侨子女的就学需

求。教育部、侨委会与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商办，于

1946年5月初调派车辆，运送国立第二华侨中学

师生经川、渝、黔至广西梧州。据《国立各中等学

校员工人数概况表》记载，当时国立第二华侨中学

在校学生人数481人，教员23人，职员29人。春

季高中毕业生考入高校一部分，职员自愿留川一

部分，南迁时实际师生人数接近400人。

全校师生及学校财产分乘车队抵达梧州。短

暂休整后，在大南码头乘花尾渡客船，沿“梧穗线”

顺流而下，经过17个小时的航行到达广州西提码

头。7月初全校师生在广州集结完毕，候船赴琼。

学校临时办公地点设在广州市华安酒店，学

生初期住海珠北路的学校，后又搬至知用中学，

再迁教忠中学，侨生把教室的课桌拼成大通铺，

将就睡觉，过着简朴的生活。当时在广州的战后

救济总署给师生发放少量的大米、罐头和其他救

济品，学校又给侨生发放定额补助金，让侨生自

行解决一日三餐。

在广州恰巧碰上广州市举办的中学生游泳

比赛，国立侨中组队参加，比赛夺得多项冠亚军，

赢得诸多赞誉。

全校师生在广州候船70天后，于9月初在广

州天字码头分乘驳船到达东莞县太平镇的珠江

口，登上招商局的万吨货轮“海章号”赴琼。侨生

自办伙食，多日等候未见启航，所带大米全部吃

完。学校派出周励桐等几个水性好的侨生坐救

生艇去太平镇买米，把300多名师生吃的大米搬

上货轮，实属付出移山之力。

“海章号”于9月10日清晨正式启航，向着香

港方向航行。这一天正是 1946年的中秋佳节，

到达香港后，学校派出几名师生上岸采购食物，

其他人都聚集在甲板上，一边观看香港的璀璨夜

景，一边吃饼赏月，还在听海南籍的同学讲述海

南风物。南迁师生在香港码头望着满月，寄望一

帆风顺，度过了战后第一个愉悦的中秋节。

第二天清晨，海风吹拂着“海章号”，香港气象

台挂出了二号风球，属于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船长

考虑到减少停泊费用，仗恃万吨巨轮能顶风破浪，

抢在台风到来之前抵达海口，竟然冒险命令启航。

在海天一色的航行中，侨生们心旷神怡地在

甲板上下棋、诵诗、唱歌，在充满诗意的大海上谈

天说地。

其实，“海章号”货轮船长的启航命令，无异

于厝火积薪，而全校师生却茫然无知。

下午，天空骤变，风起浪涌，“海章号”开始摇

晃。傍晚，大海风急浪高，暴雨倾泻。侨生郑应

瑜、周励桐、李庆和因与货轮三副蔡君混熟了，蔡

君留他们三人在他的房间住，亲眼看见了“海章

号”在台风中惊心动魄的挣扎场景。

在台风中顺风航行，海浪把货轮高高托举起

来，又猛地一沉，如若触礁，定是殒身糜骨，若是搁

浅，会倾斜翻船，葬身大海。晚上8点，船长果断命

令“海章号”调头。货轮在风高浪急中试行调头几

次，终因船体倾斜度太大而失败。船长在万分危急

中冷静操控船头，最终侥幸把船头调转180度，于深

夜零点迎着风浪驶进台风中心，“海章号”逆风航行，

冲出重围，避免了一场“东方泰坦尼克号”海事灾难。

大多数师生都晕船，严重的流口水、鼻涕、眼

泪、呕吐。少数体质强壮不会晕船的侨生，忙着

安慰大家，拿万金油、话梅止吐。运往海口的书

籍和实验仪器都损坏了。

“海章号”与台风经过 24小时的拼死挣扎，

最终穿越台风中心。风浪开始减弱时，船长看

海图后方知一整天的逆风航行，只前进了三海

里。船长命令“海章号”开回香港补给。由珠江

口启航再返回香港，这一程足足用了四天。第

二次停泊香港的时间是 9月 13日。晚上，有亲

友在香港的师生抓紧时间上岸，带回许多食物，

与大家分享。师生们似大病初愈，难受的滋味

无法叙说。

9月 14日早晨，“海章号”启航离港，全速驶

向海南岛。大海风平浪静，海鸟飞翔，海豚奔

逐。9月 15日清晨，师生登上甲板观看日出，看

着东方天际出现的橘红色朝霞和冉冉升起的太

阳，欢喜若狂，与壮丽的海天融为一体，唱起了

“海韵”之歌。“海章号”进入了琼州海峡，师生看

到海南岛的剪影，内心激荡，潸然泪下。

海南岛，国立侨中的师生在校长卢宗敏的带

领下，风雨兼程，终于到啦！9月15日下午1时，

“海章号”到达海口码头，全校师生乘帆船，驶向

码头上岸，乘车到琼山中学暂住。

9月18日，学校接收海口金刚岭原日本海军

第七基地海南设施部为校址。10月，全校师生

搬入，正式开课。

至此，国立侨中全体师生用 130多天时间，

跨越山海，走完了这段千磨百折历尽艰险的南迁

之路。从此，开启了在琼州办学的光辉历程，发

展成为名扬海南甚至南洋的一所名牌中学。

对疍家人的了解，是从电影《浮城大亨》开

始的。电影开头有一句旁白：“我们是疍家人，

住在蛋壳里面的人。”疍家人以船为家，“蛋壳”

说的是他们生活起居的船，形状像蛋壳，一家人

日子过得有多脆弱，也藏在这个比喻里头。

明朝朱元璋那时候，朝廷搞了很严的户籍制

度，人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等。疍家人在制度之

外，不许上岸。这个规矩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

废掉。电影里的布华泉，起点低得不能再低，最

后还是靠自己一点点往上走，混出了头。

今天在陵水疍家博物馆，我算是真的“窥

见”了一点他们的日子。巴掌大的木船模型里，

灶台、渔具、小床挤得密不透风。讲解员说，这

是过去疍家人全部的家当。玻璃柜里有一顶褪

色的贝壳婚笠，边上一圈缀着小海螺，说是挡风

的。我盯着那顶婚笠看了一会儿——海上风那

么大，几颗小海螺顶什么用呢？也许根本不是

为了挡风，是新娘子心里慌，戴个东西踏实点。

博物馆没把这些旧物弄得惨兮兮的。它们就

安安静静躺在那儿，像邻居跟你讲以前的事，不急

不慢。但那些船啊笠啊，当年也在风浪里头颠过。

博物馆大概也知道这个，所以没让它们一直静着。

感谢高科技。陵水疍家博物馆用了实景重建

和数字投影，把人直接拽进另一个时空。我们站

在电子屏幕前，嗖的一下，就被“吸”进疍家人的海

上日子。先是风平浪静。天蓝蓝的，水绿绿的，船

帆像白鸟漂在水面上。然后忽然就变天了。蔚蓝

的海被墨色吞掉，狂风卷着大浪砸过来，礁石被拍

得直抖，浪花碎成白沫子又给甩到半空中。我们

好像真变成了疍家的男人和女人。他们那条破

船，像一片让风攥住的叶子，在浪谷里给抛上去又

摔下来。船板哐哐响，感觉随时要散架。男人们

光着膀子，后背绷得笔直，两脚钉在湿甲板上，手

里的桨攥得恨不得嵌进肉里——不敢松劲儿啊，

一松手，船就得翻，要不就撞礁石上去。女人们

呢，海浪砸进舱口，她们扑上去拿身体堵缝，咸水

灌进领口，冻得牙打颤，眼睛却一直盯着外头男人

的背影，嘴里只敢发出一点听不清楚的念叨。

屏幕上画面一转，又带我们下海采珠。疍家

人潜水是好手，还能看点门道：看海水的颜色就

知道哪儿有珠贝。也有人拿水草浮力、网兜麻绳

帮着往下潜。采珠是卖命的活，风险大得很。疍

家人就是这么过来的，风来了挡风，雨来了躲雨，

日子久了，水里那点门道也就长到骨头里了。

屏幕暗了。我眨眨眼，人还在展厅，耳朵里

好像还留着海浪声。那些苦是真的，但人家也

没一直泡在苦水里过。

出了博物馆，坐船也就十来分钟，到新村港

了。机帆船一停，我的脚就被那片漂在水上的

“新陆地”给勾住了。好几百个渔排密密麻麻连

成一片，木栈道在水面上弯来弯去铺过去。你

不特意往远了看，还真看不出那是水上漂着

的。远处的船帆收着，像白鸟蹲在水面上。

这是今天疍家人的海上家园。我走上渔排，

才发现这片“陆地”不光好看，还挺好用。原来的

疍家木屋，现在改成了海上民宿。赶海、拉地笼、

玻璃船、灯光捕鱼、听疍家故事……民宿前台挂着

张单子，手写的，游客能玩的项目都列在上面。前

台姑娘笑着说，您从上来直到走，可以一直玩，不

重样。她说，这两年借着自贸港的东风，来玩的客

人明显多了，渔排上的日子比从前好过不少。

我拿着那张单子站在木栈道上，海风轻轻

的，阳光把纸面晒得发亮。忽然觉得，疍家人还

是在这片水上过日子——只不过从前是拼命，

现在是生活；从前是漂着，现在像是把根扎下来

了。水没变，日子变好了。

如今的疍家人，像电影里的布华泉一样，靠

自己争出一口气来。在这片自贸港的海面上，

他们不再是漂泊者，而是真正的主人；他们不再

住在“蛋壳”里，而是拥有了无限美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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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蛋壳”的人
■王丹

入夜时分，城市的华灯逐渐亮起，给夜色增添

了一抹绚烂的色彩。家门口的道路上，大车、小车

和摩托车往来穿梭，行色匆匆，人们归心似箭。

大榕树下，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蹲在

地上向过往路人卖香蕉。她不时用手轻摆着箩

筐里的香蕉，双眼扫向过往的路人，嘴里不时轻

唤着：“卖香蕉喽，又香又甜的乐东香蕉，10元4

斤，10元4斤……”语气从容淡定，眼神却藏不

住内心的急切，她盼望路人能驻足她的摊点，光

顾她的生意，尽快把筐里的香蕉卖完。这两只

箩筐承载的是一个家庭的日子和希望。

这条街的人都不晓得她的姓名，只知道她

来自邻县乐东，一个叫黄流的大镇。于是，大家

干脆称呼她“黄流母”。

“黄流母”并不是她个人的专属称呼，而是

出外做生意的乐东女人的统称，她其实只是其

中一员。“黄流母”顾家爱家，重视教育，砸锅卖

铁都要送子女去读书，离家外出开饭店、摆地

摊，不管多苦多累都能扛。

因离家近，我时常光顾黄流母的生意，偶尔也

与她闲聊，得知她是一个乡野村妇，没读过几年书，

远离家乡卖香蕉完全是为了赚钱给孩子读书。黄

流母育有3个男孩，老大老二在读大学，老三还在

读中学，家庭的重负不言而喻。孩子们的学业不容

耽误，所以再多再大的困难，她始终坦然面对，用柔

弱的肩膀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只要孩子们将来

有个好前程，再苦再累也值得。当聊起3个儿子如

何笃学勤奋、品学兼优时，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便

泛出一抹光彩来，眼神中充满了自豪。

黄流母精明能干，谙熟香蕉买卖的门道。多

年前，她就在我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用于储放

香蕉。三亚流动人口多，香蕉售价好，她看准了

香蕉市场行情，待乐东的香蕉快成熟时就承包下

来，到了收获季节便用一辆载重两吨半的小货车

把砍下来的香蕉从乐东运过来储放。她的丈夫

在丹州社区市场负责做批发，她则挑担沿街叫

卖。夫妻俩通力协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一天晚饭后，我外出散步，路过黄流母的香蕉

储放库，见一辆小货车停靠在小巷口，几个工人披

着夜色推着小板车忙碌着往储库搬香蕉。见我到

来，黄流母便从路边的麻袋里摸出一串饱满金黄

的香蕉送到我的手上，热情地说：“喃哥（黄流人对

兄长的尊称），拿去尝尝。”我摆手婉拒，她却执意

往我怀里送，嘴里还嗔怪说：“邻里邻居的又是老

乡，还客气啥？”我拗不过她，只好收下。

于是，我和黄流母站在一旁交流起来。我

问：“香蕉销量怎样？”她答：“一星期能卖两车。”

我粗算了一下，他们用来拉香蕉的货车载重是

两吨半，两车就是5吨重，若1斤赚个5毛钱，一

个月就能赚两万元，一年下来也能赚20多万元

呢。我竖起拇指啧啧夸赞，说：“这香蕉生意稳

赚不赔，一年下来可赚得不少呢！”她听了脸色

立即沉了下来，然后用淡淡的语气说：“做生意

哪有稳赚不赔的？香蕉生意风险也大，去年一

个‘剑鱼’台风就让我损失了十几万元，一年的

心血全白搭了。”说完，她把充满期待的目光投

向那车香蕉。商海沉浮，既是博弈，更是生活！

黄流母做生意讲道德守本分，童叟无欺。如

今做买卖的都有一台电子台秤，称东西既精准又

方便，但黄流母却始终使用老款杆秤。有人说杆

秤容易在秤砣上做手脚、吃秤头，黄流母听后并

不在意，只是笑了笑说：“不信我的秤，可以把东

西拿到电子台秤上去称，我保证少一赔十！”有一

次，我还真就看到一名顾客跟黄流母称过香蕉付

完款后，直接把香蕉往自带的电子秤下钩一挂。

当时，我还真为她捏了一把汗，结果证明我这是

杞人忧天。只见客人向黄流母伸出大拇指，连声

说：“公平，公平，老祖宗的杆秤就是公平！”

顾客走了，我悄悄地问黄流母为何不用方

便快捷的电子台秤，而是使用快被淘汰的老杆

秤？她听了乐呵呵地对我说：“我是沿街叫卖

的，电子台秤遇到高低不平的地面，秤针很难归

零，称东西往往会缺斤少两。我宁可麻烦一些，

也不做有辱祖宗的买卖！”

听完这话，黄流母在我眼前立刻高大起来，

她就像那把快被淘汰的老杆秤，以公平的准星

对待每一位顾客。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乐东女

人勤劳智慧、笃信重教的特质，感受到一种坚守

传统、诚信经营的精神力量。黄流母就像城市

夜空中一颗默默发光的星，虽不耀眼，却以自己

的方式温暖着周围的世界。

一个村庄能够出名，要么有奇山、异

水、怪石，要么有古树、古迹或名人。可

定安大山村的出名，却是因为村里的一

座水塔。确切地说，是一座被废弃的水

塔。水塔的废弃，是近几十年的事，不算

古迹。可它怎么就爆火了呢？

这事得从三年前说起。

三年前的那个夏天，一个年轻小伙

儿来到大山村玩，不料天空下起了雨，小

伙儿便跑进不远处的水塔避雨。站在水

塔下，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看着锈迹斑

斑的铁架，小伙想，这塔能躲雨，并不是

毫无用武之地，可见有用和无用，是要看

你怎么利用。蓦地，小伙的脑海里闪出

一个大胆的构想。

有构想不难，难的是把构想变成现实。

小伙子说干就干。没多久，挨着水塔，一座

造型别致、颇有文艺范的咖啡木屋拔地而

起，小伙儿给它取名“水塔咖啡”。

水塔在农村不属稀罕物，咖啡屋在

城里更是随处可见，可水塔和咖啡木屋

组合，这就让人耳目一新，在规模不大的

广告宣传之后，大家带着好奇心结伴前

来。很快，“水塔咖啡”成了网红打卡地，

不久，这一组合成了大山村的logo。

咖啡店能持续走红，关系到方方面

面。在我看来，关键是利用了大山村那

座被废弃的水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

大山村的开放、宽容和不拘一格，使得水

塔化腐朽为神奇。

大山村其实无山，放眼四周，最多有

几个隆出地面的小土丘，却大言不惭地

取名“大山村”。

取名“大山村”也没错，每位来到大

山村的人都能在大山村找到自己故乡的

大山。庐山、黄山、武夷山……一座座名

山从眼前掠过，又被我抛在身后。这些

闻名遐迩的大山，就绘在村道一边的文

化墙上。这手笔、这气魄、这谋略，还真

跟“大山”契合。

更有甚者，每走两步，便有一块大石

映入眼帘，仔细端详镌刻在石头上的字，

心里不由得一阵狂跳：王羲之、颜真卿、

苏东坡、王义方……每一个都是耳熟能

详的名字。这是一条贯穿上下数千年的

文化长廊。走在这样的长廊上，我如漫

步在历史与文化的崇山峻岭之间。因

此，在大山村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何况

一座水塔的蜕变。

在老榕树硕大的树冠下，我们围桌

而坐，品着咖啡，听大山村人、一位著名

的学者侃侃而谈。从大山村的村史村貌

到海南岛的前世今生，这位学者娓娓道

来，他的精辟见解不时引得大家阵阵发

笑，也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我忽然一阵激动，在我们来大山村

的一行人中，就有好几位巍峨“大

山”——他们皆是各个领域和行业的领

航人。村道石头上镌刻的那些名人，毕

竟已离我们远去，跟我们隔着时间的隧

道，眼前的“大山”，却让人心生仰慕之

情，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大山，大山。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个

力重千钧的词。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行

业的大山，专业的泰斗。但是，我们能成

为自己的大山，每天进步一点点，持之以

恒，日积月累，不就筑起了自己的大山

吗？我浑身发热，觉得在血管里流动的

不是血液，而是火焰。

这天的“水塔咖啡”除了我们，全是

些稚气未脱的年轻面孔。我敢说，他们

不是为一杯咖啡而来。是的，谁会为一

杯咖啡来“水塔咖啡”呢？只要身处大山

村，无论是石刻公园、百山图，还是橡胶

林、莲雾园、冷泉，你总会有所获。

当然，既然来到大山村，来上一杯

“水塔咖啡”，就是必须的。

水塔、咖啡
和大山

■王娅

水塔咖啡店。 蒙海龙 作

黄流母
■吴松

庄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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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华侨中学获得的荣誉。
◀海南华侨中学校园一角。


